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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台》中没有真正的“大主角”，都
是些生活的“小角色”。但这些小角色
身上，除了生活的困顿艰辛之外，还有
着自己可贵的精神标尺和底层伦理，这
也是该剧能激发观众共情的核心。

这典型体现在刁大顺身上。刁大
顺是个下苦的装台队工头，也是个被
生活捏搓的苦命人，但这些都没有让
他放弃自己的人生准则——做好人，
存好心，行好事。钱在这剧中显然占
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不过，钱再好也
取之有道，“不该有的连想都不应该
想”。他也并非不通世故人心，拿不到
工钱，他也知道抱着铺盖卷去铁主任
家里堵他。在老姚那儿赚到了钱，他
也知道要给铁主任好处，因为他们是
相互依靠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
体。在面对一帮兄弟的时候，他宁愿
自己吃亏，也不让兄弟吃亏，当然兄弟
们也不会让他吃亏。他明白自己的命
运，也搞得清生活的真谛，人生好比一
出戏，就得“我给你装台，你给我装
台”，相互扶持，“没有因为自己生命渺
小，而放弃对其他生命的温暖、托举与
责任”（陈彦语）。

他活得拧巴也通透，即使生活
总是虐他千百遍的无止境苦累，他

还对未来生活抱有如初恋般的美好
期待。因此，当素芬要告诉他前夫
的事情的时候，他才会充满困惑地
请求“我能不能不知道你的过去？”
他身边的那群人也没有一个人放弃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他们心里，
装台是艺术，装台人也是手艺人。
这些小人物的精神弧光固然微弱但
却坚定，凝结成了时代精神的大气
象，为观众提供了温暖的心灵抚慰。

《装台》中的生活有点难，但该剧
却能讲得很轻松，甚至有点好笑好玩，
体现在顺子和素芬、八叔、手枪、丹麦
女等众多人物身上。电视剧通过这种
略带喜剧的艺术表达方式有意识地
与生活拉开一点距离，从而缓冲和升
华了苦涩现实生活在艺术表现中所
带来的张力，形成了一种喜中含悲，
微笑着流泪的风格，更好地适应了电
视剧这种大众文化样式的观赏需求。

《装台》是一面艺术的镜子，反射
了底层劳动者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生
活的酸甜苦辣、坚守的伦理精神。它
包含的那种“苦涩”的刺痛感就如同一
碗“辣子蒜羊血”，破开了被过多的甜
腻精致影像遮蔽的生活本身该有的五
味杂陈，用人间烟火打动了观众的心。

《装台》装出了凡人生活的离合悲欢
追寻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描摹

复杂多样的世态人心，一直是中国电
视剧的重要创作传统。但就像前几年
流行的“小鲜肉”一词所隐喻的那样，
当下电视剧的艺术创作普遍存在过度
滤镜化的问题，在追求爽感的过程中
遮蔽了生活本身的褶皱。《装台》则敢
于褪下这生活的美颜，以其强烈的生
活气息与观众的生活经验相共鸣。

装台很特殊，因为它是一种依附
于特定行业的工作，刁大顺的装台班
子和秦腔剧团就密切联系在一起。
但如果电视剧只是注目于这特殊的
题材，那不免会陷入鲁迅曾经批评的

“咀嚼一己小小的悲欢，并视之为大
世界。”《装台》的高明之处在于以刁
大顺为情节核心形成双线并进的叙
事安排：一条是刁大顺的家庭故事；
一条是装台队的社会故事。从这台
前台后的视角出发去反映大时代的
风云变幻与离合悲欢，形成了一种波
纹圈层的扩散结构。

《装台》见证了传统艺术的艰难生
存。刁大顺视秦腔团的铁主任和瞿团
长为衣食父母，然而，秦腔团的衣食父
母又在哪里呢？即使是《人面桃花》这
样的经典剧目演出，也只落得个送票
都没人要看的结局。因此，铁主任才
是四处拉商业演出的活儿，而他自己
的媳妇在剧团没戏唱，在茶馆里唱戏
却能挣下钱来。这正展现了传统艺术
的民间需求和剧团艰难生存境况的巨
大落差，不管是唱戏的还是搭台的，都
在承受历史洪流的冲刷。

《装台》描写了进城务工群体的
不确定性生存状态。城里人的刁大
顺，带着一群农村来的务工人员干天
底下最苦的活儿。事实上，除了一座
父母留下来的老房子，他和这些兄弟
无甚两样，都有一搭没一搭地看天吃
饭。即使有活干，但被拖欠算计工资
的事儿也经常发生，但他却从来没想
过和铁主任彻底闹翻，因为有活干就
比什么都强。通过他的装台班子，故
事的触角在社会空间中得到了自然
延伸，从西安到陕南，从城里到乡下。

《装台》呈现了城中村这一特定
空间中的众生相。作为城乡接合部
的模糊地带，刁家村享受着城市发展
带来的机遇，也容纳了各色人等来此
寻找生活。因此，八叔、黑总、八婶靠
出租房屋、开麻将馆、小超市生活就
能逍遥自在；靠着煤老板父亲的二代
则一心只想当秦腔团主角；开三拐子
的八婶男朋友为了儿子结婚自己只
好在外租房……这里既充满了生机，
也包藏着污垢，形成了电视剧丰富复
杂的社会空间。

《装台》还充分张扬了陕西的地
域文化。随着顺子的三轮车在城中
村穿行停歇，陕西的秦腔、美食、方
言、城乡风貌乃至于婚丧嫁娶等生活
方式就全方位多维度地展现在观众
眼前，给故事提供了典型浓烈的地理
文化环境，酿就该剧独特的腔调滋
味，同时也为社交媒体创造了话题讨
论和发酵的空间，形成了剧情与现实
生活的密切互动。

《装台》装出了大世界里的小人物
电视剧是写人的艺术，体现了创

作者的思想与艺术立场。在某种程度
上，我愿意将《装台》视为新时代的《平
凡的世界》，都在为历史中的不可见个
体加冕。

“装台”这一工作本身就颇具意
味：干的是艺术的活儿，但自身却永远
处于追光灯之外。这个舞台显然不属
于他们。他们是不可或缺的沉默者，
只能在舞台的背后远远地看一眼台上
的演出。这正像位于大城市边缘的刁
家村和这村里靠着大城市讨生活的
人，他们也都同样不可见。我们甚至
只记得他们的外号顺子、大雀、猴子、
敦敦、麻刀、转转、油饼、三皮、二代、八
叔等而不知道他们的姓名。这是一群
真正的“无名者”。

作为主角的刁大顺，人生实在算
不得顺。父母早逝二哥不见，大哥常

年在外漂泊。第一个老婆跟人跑了，
第二个老婆带着女儿嫁过来又病逝
了，在街上“撞”回了第三个老婆也有
复杂的前半生。大女儿刁菊花脾气乖
戾一言不合就开撕，二女儿韩梅梅结
婚也不通知他，看似有钱的大哥却又
向他借钱赌博。村里人都修了新房，
就他一家还住在父母修的老房子里。
刁大顺这个不断碎裂重组的家庭远称
不上圆满，更说不上和谐，是个通常意
义上的“失败者”。他懦弱、隐忍、委曲
求全，有些阿Q式的妥协，最高目标就
是维持这个家和干活能拿到工钱。但
也是这样一个人，能够将一个七拼八
凑的装台班子凝聚在一起，获得瞿团
的认可、丹丹的赏识、靳导演的爱慕、
工友的爱戴，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又是
一个“成功者”。

刁大顺这个形象，让人不由得会

而随着《装台》在央视的热
播，越来越多的观众呼唤，作家陈
彦的另一部小说《主角》也能改编
成其他艺术形式，并尽快与观众
见面。

记者多方打探获悉了第一手资
料，观众不用着急，因为“文艺陕军”
已经在积极筹备《主角》的各个艺术
形式。用不了太久，大家就能看到
影视剧以及话剧版的《主角》了。除
了《装台》和《主角》，陈彦明年要推出

《喜剧》。
作为陕西第四位摘获中国长

篇小说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的作
家，有人却称陈彦是文学界的新
人。

他 2014 年推出首部长篇小
说《西京故事》，2015年完成长篇
小说《装台》，2019年推出了获第
十届茅盾文学奖的《主角》。

近日由于《装台》的热播，观
众特别是陕西观众纷纷留言，

“《主角》何时拍成电视剧呢？”
而陈彦也透露，电视剧《主角》

也将由张嘉益和贰零壹陆影视完
成。

此外，网上有消息称“张艺谋
也将参与电视剧《主角》”，对此，

《装台》的出品人、总制片人、贰零
壹陆影视总裁任双有表示：“我们
公司和陈彦老师的另一部作品
——《主角》影视剧的改编也在筹
备当中，不久之后也会和大家见
面，这部作品也联手了张艺谋团
队一同参与制作，电影版和电视
剧版的筹备都在计划当中，会是
一种全新的创作模式。”记者获
悉，贰零壹陆影视很早就取得了

《主角》的影视改编权，不过同是
“老陕”的张艺谋导演对这部小说
也非常感兴趣，贰零壹陆影视已
和张艺谋团队达成合作意向，未
来会采用全新的创作方式，电影
版、电视剧版将会同步开发。

这边《主角》的影视作品还
在筹备中，微博上已经有《主角》
的“书粉”们在自己当导演筛选
心目中的“忆秦娥”了。有网友
强烈支持闫妮来演，认为她在

《装台》中和张嘉益的搭档天衣
无缝，而且陕西的秦腔皇后就要
由陕西女子来演；有网友支持章
子怡来演，因为章子怡曾是“谋
女郎”，还在电影《梅兰芳》中接
触过戏曲；也有人支持秦海璐来
演，理由是秦海璐在电视剧《白
鹿原》中演过陕西女子，并且是
京剧刀马旦出身。更有网友提
议张嘉益夫人王海燕加盟，戏外
夫妻也能戏里合作。

据文汇、西安新闻网

《装台》装出了普通人的精神向度

茅奖作品《主角》
也要拍了
张嘉益＋老谋子团队▶《装台》中闫妮和张嘉益

的搭档，受到网友的好评。

《装台》中没有真正的“大主角”，都是些生活的“小角色”。

茅奖作品《主角》也要拍了。

电视剧《装台》无声无息地火了

《装台》装出了大世界里的小人物
在2020年进入

收官的时候，电视剧
《装台》无声无息地火
了，这多少让人有点
意外。这部讲述城中
村一帮打工人碎碎子
事和一个中年人的家
庭故事的剧，似乎完
全不是当下市场爆款
该有的配方。

非典型《装台》究
竟给我们“装”出了什
么，能一眼就将观众
吸引住？

想起 20 年前《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
活》中的张大民。虽然生活在不同的
时空环境中，个人生活遭遇的困厄也
各不相同，但他们却拥有小人物相似
的人格光芒，成为中国电视剧中底层
平民的“这一个”典型。

除了刁大顺，其他角色也各有
光彩。仗义的大雀、精明的猴子、老
实的敦敦、“钱对我没有意义”的二
代、知错就改的八叔、外柔内刚的素
芬、为爱坚持的三皮、爱算计好面子
的铁主任、正直的窦老师、敢说敢爱
的手枪等，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
象。其中刁大顺的大女儿刁菊花形
象尤其特别，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

视为女版苏大强。这位从小被母亲
抛弃的姑娘，一直生活在不安全感
中，并将母亲出走的怨恨投射到父
亲身上。她就像一只刺猬，随时随
地都张开着身上的刺准备扎向旁
人，但那只不过是她要保护自己的
方式。她也不懂得如何与人沟通，
与父亲、与二代都如此。在她让人
讨厌的言行中，我们也看得到她内
心的恐惧、无助与柔软，那实际上是
对身边亲人最真挚的爱。哪怕是对
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看到她不声
不响地嫁到了乡下，她也流下了泪
水，即便这情感最后仍然是以斥责
的方式进行表达。


